
寿州吕氏“一门三相”
周 强

五代后唐官员吕梦奇是山东莱
州人，生两子：长子吕龟图后居河南
洛阳，生子吕蒙正，是北宋首位状元
宰相； 次子吕龟祥后居安徽凤台，其
孙吕夷简及夷简第三子吕公著担任
过北宋宰相，夷简次子吕公弼担任过
北宋副宰相。这样就产生了吕氏“一
门三相”的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北
宋吕氏“一门三相”，即吕蒙正和其堂
侄吕夷简及夷简子吕公著；一种说法
是寿州吕氏“一门三相”，即吕夷简与
吕公弼、吕公著父子三人。本文说的
是寿州吕氏“一门三相”。

“忧国忘身”吕夷简
吕夷简祖父吕龟祥祖籍莱州。公

元977 年，吕龟祥开始担任北宋寿州知
州，因“有惠政及民，民爱留之，不忍舍
去”，遂在寿州定居，当时寿州治所设于
今凤台县城。后来吕氏成为当地望族，
至吕夷简三居相位，成为朝廷宰辅。

吕夷简（978-1044 年），字坦夫，
少年时代在家乡度过。公元 1000 年，
23 岁的吕夷简考中进士， 陆续在绛
州、通州、濠州、滨州等处为官，后升
任提点两浙刑狱。入朝后，因才识卓
优、清慎勤政，有“廉能”之誉，成为皇
帝身边近臣，宋真宗称赞他“有为国
爱民之心”。

公元1022 年，宋仁宗继位，因为
年幼，由刘太后临朝称制，吕夷简开
始以“参知政事”参与执政，虽为相职，
但地位比宰相略低。公元 1029 年，吕
夷简升“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吕夷简
辅佐刘太后，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
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

吕夷简 “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
有操术”，具有超强的处理问题技巧。
宋仁宗的嫡母是刘太后，生母是李宸
妃， 宋仁宗出生以后就由刘太后抚
育， 一直认为刘太后就是自己生母。
李宸妃去世，刘太后准备以普通宫人
安葬。吕夷简据理力争，刘太后指责
他想干预宫中内事。吕夷简向刘太后
反复陈述利害，警告她说：“陛下不以
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是丧
礼宜从厚。”经他一指点，刘太后恍然

大悟，于是按照皇后的规格隆重处理
了李宸妃丧事。

果不其然，刘太后去世后，宋仁
宗知道相关内幕，只是言辞恳切地下
了《罪己诏》，将不知生母的情况归罪
于自己不尽孝道，将李宸妃尊为皇太
后。 同时也感激刘太后的养育之恩，
提高了刘太后的治丧规格，刘氏亲族
也得到保全，待遇依旧。这段历史在
晚清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被演绎
成“狸猫换太子”的宫廷疑案，虚构了
包拯断案， 不仅刘太后被污名化，也
埋没了吕夷简的斡旋之功。

公元 1033 年，刘太后去世，宋仁
宗亲政，吕夷简短暂免相，不久重又
复相。 吕夷简向宋仁宗提出正朝纲、
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
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的 8 项建议，宋
仁宗虚心采纳。公元 1037 年，吕夷简
免相外任。3 年后以同平章事第三次
入相。又过 3 年，吕夷简以太尉退休，
同年病故， 享年 66 岁， 宋仁宗悲泣
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吕夷简者”。宋
仁宗赐其谥号“文靖”；南宋理宗将吕
夷简列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中。

“甚似其父”吕公弼
吕夷简生有 4子：吕公绰、吕公弼、

吕公著、吕公孺。吕公弼、吕公著都曾拜
相，吕公绰、吕公孺均为朝廷重臣。

吕公弼（1007-1073 年）担任过神
宗朝副宰相，年轻时因吕夷简得以荫
仕为朝廷低级官员。公元 1033 年，吕
公弼 26 岁， 进士落第， 赐 “进士出
身”，虽然享受进士待遇，但规格比进
士要低，以后一直在朝廷或地方担任
基层官员。吕夷简去世，宋仁宗亲自
去府中祭奠， 第一次见到吕公弼，觉
得“吕公弼甚似其父”，于是“益材其
用”，将 37 岁的吕公弼擢拔为河北转
运使，相当于河北路最高行政长官。

河北路与契丹族的辽朝接壤，以

前军队驻扎边境，当地百姓负责供应
粮饷，因为当地产粮不足，老百姓的
负担很重。吕公弼到任后，疏通一条漕
运河道， 将江南米粮源源不断地输往
边塞， 又通过冶铁收益来补充军饷不
足。 同时吕公弼还将边境富余的军士
移驻后撤，屯垦建镇，老百姓的徭役和
赋税大量减轻，数百万债务也被免除，
这些做法很快就为吕公弼赢得政声。

后来吕公弼又历任开封府和成
都府主官。 吕公弼治理成都府时，因
为人宽厚，为政宽松，有人拿他不过
劲。有一名士兵犯法，该施杖刑，他却
耍赖说，宁可被杀，也不愿杖责。他以
为吕公弼好脾气， 不会拿他怎么样。
吕公弼对他说，杖责是按国法，处死
是你自愿。于是下令先施杖刑，然后
处斩。此后成都官民都知道吕公弼柔
中寓刚的威严， 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地方因此大治。

公元 1063 年， 宋英宗即位 。次
年， 吕公弼以枢密副使参与执政，开
始进入权力中枢。公元 1067 年，宋神
宗即位，吕公弼进为枢密使，相当于
副宰相。王安石变法，得到宋神宗支
持，但吕公弼与之政见不同，他数次
劝告王安石，“宜务安静”， 意思是变
法不能操之过急，要顾及老百姓和各
方面的承受能力。

吕公弼的好心却被王安石误解，
于是他将全面评论变法之事写成奏
疏， 准备修改完善后上呈宋神宗，谁
知道却被族孙吕嘉问偷取草稿交给
王安石，王安石又奏告宋神宗，终于
引起宋神宗的不满， 于公元 1070 年
将吕公弼罢相。3 年后，吕公弼病逝，
享年 67 岁，宋神宗赐谥号为“惠穆”。

“守成良相”吕公著
吕公著 （1018-1089 年）， 字晦

叔， 是吕夷简第三子， 历仕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 4 朝 ，在官场风雨 47

年，于神宗哲宗朝两度为相。
吕公著从小就刻苦好学，经常废

寝忘食，吕夷简甚为欣慰，认为此子
“他日必定为王公大臣”。吕公著年青
时讲学，就以治心养性为本，酷暑不
挥扇，严冬不烤火。平日居处从无疾
言厉色，对于歌舞钱财荣耀，淡泊无
所喜好。他的识见深切敏锐，气量宽
宏而学问精粹， 话语凝炼而富有哲
理。从政后，遇事善于决断，如果对国
家有利， 不因私下利害而动摇其心。
与人交往，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
大夫以人才为意的，必问其所知道的
与所听到的，参互考语查实，以达闻
于皇帝。每每议论政事，总是博取众
人之长以为善，他自己认为应当信守
的，则坚决按自己的意志办，从不改
变自己的信念。

公元 1078 年，吕公著开始以“同
知枢密院事”入相执政，深为宋神宗
赞赏。宋神宗评价他是“人才不欺，如
权衡之称物”。意思是，吕公著选拔人
才没有偏私，如同用秤称量物品一样
公平公正。吕公著与王安石原本是好
友，后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吕公
著被迫外任扬州。

吕公著比苏轼年长 19 岁， 官阶
上也高出许多， 但两人友谊深厚。公
元 1085 年，宋哲宗即位，按照规矩，
大臣必须向新皇帝上表进谏，建言献
策。正巧苏轼贬官路过扬州，吕公著
索性请苏轼代劳，写出《代吕申公上
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其一论“道德”，
希望宋哲宗“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
德”；其二论“刑政”，希望新皇帝“临
下以简，御众以宽”。

宋哲宗即位时年仅 10 岁， 由太
皇太后高氏临朝称制， 新党失势，吕
公著及时献上“畏天命、爱民、修身、讲
学、任贤、纳谏、薄敛、去奢、省刑、无
逸”等十策。次年，吕公著成为宰相，与
北宋名臣司马光、文彦博等共同辅佐
宋哲宗。司马光逝世后，吕公著继续为
相，后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的身份谢
世，被史家赞为“守成之良相”。后来的
南宋名臣吕好问、吕本中，名儒吕祖
谦、吕祖俭都是吕公著的直系后裔。

淮上魏武旧战场 千秋功过付评章（下）

———曹操在淮南的兵争与治迹
杨道文

二、芍陂屯田与州来旧
事，曹操在淮南的治水与兵
争遗存

曹操在淮南留下最深的一笔，不
是哪一场胜仗，而是屯田。

芍陂，又叫安丰塘，在今寿县南
部。 楚庄王时由孙叔敖主持修建，是
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之一。
汉代以后年久失修，到建安年间已经
淤塞严重。 周边百姓守着这么大的
塘，却用不上水，旱时颗粒无收，涝时
一片汪洋。

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前后，曹
操派刘馥为扬州刺史， 单骑入合肥。
刘馥在合肥“数年中恩化大行”，重新
疏浚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这些水利
设施，招募流民屯田。 其中芍陂的修
复最见功夫———刘馥 “修复芍陂，堰
山谷，筑堤坝，引淠水入陂”，把一座
快要废掉的大塘重新盘活。 这一段
《三国志·魏书·刘馥传》有明确记载。

刘馥之后，三国后期邓艾在淮河
南北大规模屯田，芍陂再一次被疏浚
利用。 两汉到三国两晋，芍陂是整个
江淮地区最稳的粮仓之一。曹操和魏
国之所以能在淮南站住脚， 跟芍陂、
茹陂这些水利设施有直接关系，打仗
打的是粮草，粮草靠的是水。

硖石山下的旧战场，是曹操在淮
南的另一处遗存。

硖山口在凤台县西南，是千里淮
河第一峡。这里山势险要，水流湍急，
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吴为了遏制
曹魏南下，多次在这一带设防。 周瑜
死后，孙权派周胤、孙皎先后镇守皖
城。 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吕蒙、

孙皎攻皖城， 俘虏了庐江太守朱光；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孙权又
派诸葛瑾、张霸攻襄阳，自己率军攻
合肥，硖山口一线是必经之路。

但曹操本人没有留下“亲征硖山
口”的明确史实。今天硖石山上有“西
硖石”和“东硖石”两处景点，山顶留
有南宋咸淳十年（公元 1274 年）筑城
摩崖石刻，记的是南宋贾似道在淮河
沿线修筑城堡、抵御蒙古军的事。 硖
石山下的战争记忆，从三国一直延续
到宋元明清，传说的成分多，史实的
成分少，但作为“千年战场”的文化符
号，足够厚重。

三、正视历史，新时代曹
操在淮南文化的研究传承

曹操在淮南的故事，过去讲得太
杂、太乱。

有讲打仗的， 把曹操夸成战神；
有讲阴谋的，把曹操骂成奸雄；有讲
文采的 ，把 “对酒当歌 ”翻来覆去地
讲。 讲来讲去，曹操在淮南这片土地
上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事，反倒没人
说清楚。

让我们回到史料里来，《三国志》
《后汉书》《资治通鉴》《水经注》《寿州
志》《重修凤台县志》《亳州志》这些基
本史料被系统梳理过一遍，曹操在淮
南的几次军事行动、芍陂屯田的几个
关键节点、 硖石山下的战事沿革，都
有了相对清晰的脉络。这件事不算轰
动，但扎实，是后续所有讨论的基础。

曹操在寿县隐贤镇练过兵，造过
兵器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曹操攻打东
吴时，在此驻扎操练，并在淠河上操
练水军。 当时为制造兵器，支起数百
架火炉用以锻造，故隐贤镇最早的名

称是“百炉镇”。 唐代以后，韩愈同窗
好友董邵南隐居于此， 后人为纪念
他，才将“百炉镇”改名为隐贤镇。

我们在研究曹操的同时，曹操故
事也在重写。 曹操在淮南的形象，从
“乱世奸雄”慢慢回到了“政治军事统
帅”，他平定袁术、稳定江淮，客观上
让这一带的百姓少受了几年战乱；他
派刘馥修芍陂、招流民屯田，淮南人
吃了几百年的饭。 这一进一退，曹操
在淮南的“历史面貌”就立体了起来。

讲故事的方式也在变。 我们在
想，如果淮南、亳州把各自的曹操遗
存拿出来，淮南拿出芍陂、寿春古城、
茅仙洞、八公山；亳州拿出运兵道、曹
氏宗族墓群、花戏楼。两地互推客源，
游客看一条线，把整个皖北的曹操文
化看全。这个思路是对的，单打独斗，
谁都撑不起一个“曹操”的大 IP；联起
手来，皖北的魏武文化才能成气候。

当然要承认，曹操在淮南的研究
还有不少空白。 曹操在寿春的驻所、
他的几次具体行军路线、屯田的实际
规模，这些细节都还需要更扎实的考
据。 但方向已经摆在那里了，先把史
料啃透，再讲故事，别急着造景。

四、 英雄霸业终古流，
淮上曹操文化的当代回响

曹操最后一次离开淮南，是建安
十四年（公元 209 年）那次南征孙权。

那一年他 55 岁， 征途至合肥无
功而返。回师之后，他写下了《步出夏
门行》四章，其中《龟虽寿》一句“老骥
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
已”，成了千古名句。这首诗是在邺城
写的，不是在淮南，但那个年龄的曹
操，淮南已经是他记忆中的年轻时反

复征战的旧战场了。
曹操死的当年（公元 220 年），其

子曹丕代汉，建立曹魏。 曹操活着的
时候没有称帝，但曹魏的基业，是他
在淮南、在冀州、在关中一仗一仗打
下来的。

今天回过头看曹操在淮南，留下
的东西大致可以分三样：

一是实实在在的水利遗存。芍陂
（安丰塘）从孙叔敖建、刘馥修、邓艾
疏，到今天仍然在灌溉着寿县南部数
十万亩耕地。一座水利工程能活两千
多年，这本身就是奇迹。

二是确实发生过的战事。 寿春、
硖石山、合肥、皖城———这些地名背后
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曹操的兵马确实
来过，仗确实打过，胜负也确实分过。

三是后人附会、添加、扩展的文
化记忆。 “曹操在隐贤镇练兵造武器”
（与前述“千真万确”相矛盾）目前还
被人津津乐道的传播， 引以为豪，是
文旅可以借力的素材。

讲曹操在淮南的故事，要把这三
层分开：史实讲清楚，传说讲明白，文
旅讲得体。

史实是筋骨，不能戏说；传说是
血肉 ，不妨多讲 ，但要标明 “民间传
说”；文旅是延伸，不能着急，先把“曹
操来过淮南”这个概念做扎实———来
过几次、 做了哪些事、 留下哪些东
西———把故事里的真东西讲完，再谈
其他。

寿春城外，淝水东流。隐贤古镇，
曹操练兵造器的故事还在巷陌间流
传。 芍陂岸边，渠水依旧在流。

一个英雄的霸业会结束，但他踏
过的土地、留下的渠、打过的仗，会一
直替他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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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山上的那盏茶
程晋仓

一
公元五世纪中叶，一个清秋午后，淮水之

畔的八公山，山寺之间，发生了一桩微小却足
以留驻茶史的往事。

僧人昙济，设茗待客。来客是两位少年王
子———新安王刘子鸾、豫章王刘子尚。茶汤入
喉，刘子尚慨然叹道：

“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这十二字，载于南朝《宋录》。后世《宋录》

全书散佚，幸得陆羽采入《茶经·七之事》，这一
声赞叹，方能穿越一千五百余年，流传至今。

短短十二个字，一场山寺茶会，少年一句
由衷的咏叹。 在浩瀚绵长的中国茶文化长河
里，它看似只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

但若将历史镜头缓缓拉远， 便会察觉这
朵浪花分量不凡：彼时禅宗尚未东传建立，达
摩犹在域外， 可这一杯山茗， 已然埋下后世
“禅茶一味”精神相契的伏笔。这也是现存文
献之中，茶第一次被品饮者冠以“甘露”之名，
赋予超越凡俗饮品的灵性赞叹。

这盏浅淡茶汤里， 究竟藏着怎样一段山
河与人心的往事？

二
先说设茶的主人，昙济。
昙济，河东人氏，十三岁于八公山东寺出

家。其师僧导，乃是关中来的一代义学高僧，
承鸠摩罗什法脉，精研《成实论》与三论之学。
受刘裕之请，僧导于寿春立西昌寺（又称导公
寺），开席讲法，门下徒众逾千人。八公山，由
此成为南朝江北最重要的佛学重镇。

昙济承续师学，昼夜研读《成实论》《涅槃
经》，“以夜继日，未常安寝”。他撰成《六家七
宗论》，系统梳理东晋般若学七大流派：本无
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
宗、缘会宗。原著虽亡，吉藏《中观论疏》摘录
其文， 成为今人研读魏晋般若空宗不可或缺
的核心文献。

大明二年（458），昙济受宋孝武帝征召，
渡江赴建康中兴寺开讲，名震京师。一位隐居
淮上山谷的义学沙门，能获帝王征请，足见其
佛学造诣与声望，冠绝一时。后他驻锡建康庄
严寺，与谢灵运相交。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
“昙济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记录的便是昙
济晚年游历浙东的行迹。

再看登门造访的二王。
刘子鸾，孝武帝最为钟爱的皇子，生母为

宠妃殷淑仪。五岁封襄阳王，后改新安王，八
岁加中书令，恩宠冠于朝野。刘子尚为孝武帝
第二子，封豫章王，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

二王入山拜谒昙济的确切年份， 史籍并
无明文。依刘子鸾生卒推算，赴山之时，他尚
是稚童。少年品茗，脱口称“甘露”，更多是舌
尖触到甘润茶汤的本心感慨， 未必已是深契
般若义理的洞见。合理推想，此番入山问道，
背后亦有孝武帝对这位名僧的致意与安排。

茶会之后不过两三年，孝武帝崩殂，前废
帝刘子业登极。因昔日储位积怨，刘子业对刘
子鸾、刘子尚痛下杀手。刘子鸾赐死时年仅十
岁，临刑留下“愿身不复生王家”的千古悲叹；
刘子尚不久亦遇害。

八公山的这一盏清茶， 遂成两位少年王
子短暂荣华生命里，一抹清寂、短暂的亮色。

三
茶自何来，是读懂这场茶事的关键。
八公山地处古淮南茶区腹地，峰峦叠翠，

泉清土润， 天然适宜茶树生长。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肥水》记载，寿春城外肥水沿岸，“有
导公寺、山渊寺”，寺院群落依山临水，是江淮
一带佛教修行胜地。

唐代刘禹锡任职寿州刺史，写下名句：
“桂岭雨余多鹤迹，茗园晴望似龙鳞。”
诗句描摹八公山茶园连绵之景， 晴日照

耀之下，茶垄层层叠叠 ，宛若龙鳞 。陆羽 《茶
经·八之出》，将寿州列入淮南茶区，注“寿州
下，生盛唐县霍山者，与衡山同”。李肇《国史
补》亦载“寿州有霍山黄芽”，霍山彼时属寿州
盛唐县，与八公山同属淮南茶区。

但唐代的产茶记载， 能否直接上溯至刘
宋？从五世纪至九世纪，其间相隔三百年，现
存文献并无六朝时期八公山本地产茶的直接
记录。昙济待客的茶，或是山中近地所采，或
是由外地携来、购置。

《茶经 》另引 《桐君录 》：“西阳 、武昌 、庐
江、晋陵好茗。”古庐江郡与寿春地域毗连。但
“好茗”，指一地有饮茶风尚，不等同于本地栽
种出产茶叶。寿州窑始烧于南北朝晚期，以黄
釉器闻名，陆羽曾评“寿州瓷黄，茶色紫”。窑
址出土器物是否专门用于煮茶， 仍有待考古
进一步佐证。

审慎而论：八公山归属古淮南茶区，六朝
江淮之地已有饮茶习俗， 昙济所用茶可取自
周边；但现有史料，尚不足以证实刘宋时期八
公山已有规模化茶园。

四
欲读懂昙济茶事的独特价值， 需置于南

朝僧人用茶的整体脉络之中。
陆羽《茶经·七之事》记载三位与茶结缘

的佛门人物：单道开、释法瑶、昙济。
单道开，东晋十六国敦煌僧人。《晋书·艺

术传》载，他于后赵邺城昭德寺坐禅，昼夜不
眠、不畏寒暑，修行之余，“时复饮茶苏一二升

而已”。所谓茶苏，一般认为是茶与紫苏调和
的饮品。茶于他，是禅修辅具，用来提神破昏，
驱散坐禅的倦意。

释法瑶，刘宋高僧。《续名僧传》记其渡江
至吴兴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 饭所饮茶”。
饭罢饮茶， 茶是日常佐餐之物， 融入一日起
居。

昙济“设茶茗”待客，则与前二者全然不
同。他不是独修自饮，也非饭间随食，而是以
茶迎宾，茶成为僧俗之间问道、交谈的媒介。

三条记载，分属不同时代、地域，三位僧
人并无师承往来。 单道开在北地， 法瑶在浙
西，昙济居于淮南，互不相识。后世若强行将
三者串联成一条由“个人修行”到“日常饮食”
再到“接引访客”的线性演进链条，属于后世
人的建构。更客观的表述是：三条史料各自独
立，呈现南朝不同区域僧人用茶的不同面貌；
昙济茶事独树一帜， 是现存最早记录茶走入
僧俗交流场景的文献。

五
核心一问：这场山寺茶会，能否称作禅茶

一体思想的源头？
先要厘清史实： 刘宋之世， 禅宗尚未诞

生， 达摩尚未渡海来华。 昙济修持的是般若
学、成实学，与后世南宗之禅，思想脉络并不
直接接续。严格来说，昙济的茶事，不能直接
命名为“禅茶”，而是般若佛学与茶相遇的早
期形态。

更重要的是，“源头”一词暗含线性因果：
仿佛后世“茶禅一味”，直接由这次茶会衍生。
但现存史料， 找不到昙济八公山茶事对唐代
禅茶传统产生直接影响的证据。 它更像历史
长河里一枚孤立的星子， 在当时并未掀起持
续的思想波澜。

那么这场茶会的意义，究竟何在？
纵览佛教茶事演进，大致分为数阶：
初时，僧人独以茶助修行，功用在提神、

祛困、疗疾；
继而，茶走入寺院日常，化作待客礼仪；
及至唐代，百丈怀海订立《百丈清规》，丛

林茶礼制度化、仪轨化；
最后，宋代圆悟克勤拈出“茶禅一味”，茶

与禅在思想层面融为一体。
八公山的这场茶会，正落在第二阶段。它

是现存最早的茶进入僧俗对谈场景的明确记
录。这一判断本身，便自有千钧分量，不必强
行串联史料、拔高为完整思想的原点。

八公山的那盏茶， 未必是禅茶思想的原
点，却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时刻。在禅宗尚未
降生的年代，一位精研般若的义学僧人，以山
中清茶款待两位少年王子。茶汤甘润，被叹为
甘露。这声跨越千年的赞叹，是茶与佛学精神
相遇最早的文字见证。

六
尚有值得深思的问题：后世谈禅茶，为何

几乎不提昙济？
赵州从谂一句“吃茶去”，千百年来反复

阐释，成为禅茶的核心公案。而更早的单道开
“茶苏”、法瑶“饭所饮茶”、昙济“设茶茗”，在
禅茶叙事中被边缘化，乃至渐渐遗忘。

这种“选择性遗忘”，本身便是值得深思
的文化现象。

禅茶传统成型之时， 需要为自身的文化
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但并非所有早期茶事，
都适合纳入这套思想谱系。“吃茶去” 简洁空
灵，机锋暗藏，承载“平常心是道”的禅旨，天
然适合作为公案流传。昙济的山寺茶会，叙事
平淡，没有惊心动魄的机锋，难以塑造成一则
禅门公案。它被淡忘，恰恰因为它朴素沉静。

这提醒我们：禅茶思想的形成，不只是古
人“发现”茶与禅内在关联的过程，更是后世
不断筛选、重构、阐释的文化建构。哪些古事
被纳入谱系，哪些被舍弃，遵循的不是纯粹的
历史时序， 而是禅宗自身的思想逻辑与话语
策略。

昙济八公山茶事， 正是这一建构过程中
被遗忘的早期样本。它的价值，不在于蕴藏多
么完备的禅茶义理， 而在于为我们呈现丛林
茶礼制度化之前， 僧人与茶如何相处的鲜活
样本。

七
八公山上的那盏茶，距今一千五百余年。
设茶的僧人早已圆寂， 品茶的两位少年

王子归于尘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
雨中，八公山东寺殿宇早已湮灭，片瓦无存。
唯有刘子尚那句“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穿过
岁月烟尘，留存于陆羽《茶经》之中。

它不是禅茶思想的完整源头， 亦未构建
一套宏大的思想体系。 它只是一场朴素山寺
雅集：僧人置茶待客，少年尝茶而叹。正是这
份平淡质朴， 让我们看见茶在中国文化最初
的精神样貌———茶可以助修行，可以佐日常，
亦可承载待客的一份诚心。

当甘润茶汤漫过舌尖，少年脱口赞叹“此
甘露也”。彼时他不会知晓，这一句即兴感慨，
会成为茶与东方精神交融的不朽见证。

八公山秋风岁岁往复，淝水滔滔东流不
息。当年那盏茶汤早已凉透，可山寺之中，僧
人、少年 、青山 、清茶相会的刹那 ，却以一种
安静而坚韧的方式，沉淀在中国茶文化的深
处。

附记： 本文核心史料取自陆羽《茶经·
七之事》引《宋录》佚文，参校《名僧传钞·昙济
传》《高僧传·僧导传》《宋书·孝武十四王传》
《水经注·肥水》与刘禹锡《寄杨八寿州》诗。八
公山东寺、西昌寺南朝原建筑已无地面遗存，
遗址地望为学界综合方志、山水格局推定，尚
无考古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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